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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
過
留
聲
，
人
過
留
名
。
搞
文
化
創
作
的
人
也
應
多
少
有
一
點
﹁傳
世
意
識

﹂
，
換
言
之
，
你
鼓
搗
的
那
玩
意
兒
，
不
論
是
小
說
、
詩
歌
、
音
樂
、
舞
蹈
，
還

是
曲
藝
、
雜
技
、
戲
劇
、
電
影
等
，
都
要
有
點
流
傳
後
世
、
成
為
經
典
的
﹁野
心

﹂
。

說
到
傳
世
之
作
，
人
們
就
會
很
自
然
想
到
屈
原
的
《
離
騷
》
，
伯
牙
的
《
高

山
流
水
》
，
司
馬
相
如
的
《
子
虛
賦
》
，
王
羲
之
的
《
蘭
亭
序
》
，
黃
公
望
的

《
富
春
山
居
圖
》
，
王
勃
的
《
滕
王
閣
序
》
，
李
白
的
《
將
進
酒
》
，
蘇
東
坡
的

《
赤
壁
懷
古
》
，
關
漢
卿
的
《
竇
娥
冤
》
，
曹
雪
芹
的
《
紅
樓
夢
》
…
…

人
都
是
歷
史
的
過
客
，
早
晚
要
由
後
人
變
成
先
人
，
那
麼
，
要
當
合
格
祖
宗

，
就
必
須
留
下
些
有
價
值
的
東
西
來
。
除
了
留
下
豐
厚
的
物
質
財
富
，
還
要
留
下

不
菲
的
精
神
財
富
，
留
下
能
傳
世
的
文
化
精
品
。
就
以
音
樂
為

例
，
古
人
沙
裡
淘
金
，
千
辛
萬
苦
，
給
我
們
留
下
了
十
大
名
曲

，
像
《
高
山
流
水
》
、
《
十
面
埋
伏
》
、
《
梅
花
三
弄
》
、

《
春
江
花
月
夜
》
、
《
漢
宮
秋
月
》
等
曲
目
，
旋
律
動
人
，
繞

樑
三
日
，
至
今
還
在
演
奏
，
已
成
歷
史
經
典
。
距
我
們
不
久
的

前
人
，
也
給
我
們
留
下
了
許
多
名
曲
，
上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有

《
義
勇
軍
進
行
曲
》
，
四
十
年
代
有
《
黃
河
大
合
唱
》
、
《
二

泉
映
月
》
，
五
十
年
代
有
《
歌
唱
祖
國
》
、
《
梁
祝
》
，
六
十

年
代
有
《
紅
旗
頌
》
、
《
長
征
組
歌
》
，
都
堪
稱
傳
世
之
作
，

久
唱
不
衰
。
可
是
這
些
年
來
，
雖
然
音

樂
人
才
多
如
過
江
之
鯽
，
音
樂
創
作
如

同
井
噴
，
各
種
作
品
浩
如
煙
海
，
如
同

恆
河
沙
數
，
但
能
被
大
家
公
認
並
能
流

傳
開
來
有
傳
世
希
望
的
音
樂
作
品
，
卻

如
鳳
毛
麟
角
，
這
不
能
不
是
個
遺
憾
。

再
以
長
篇
小
說
為
例
，
雖
然
我
國

每
年
都
有
超
過
千
部
問
世
，
佔
世
界
小
說
產
量
的
三
分
之
二
，

看
似
熱
鬧
，
但
少
有
可
以
傳
世
的
名
著
，
多
是
急
功
近
利
的
平

庸
之
作
，
甚
至
是
濫
竽
充
數
的
應
景
之
作
，
這
些
作
品
的
共
同

特
點
是
寫
得
快
，
出
得
快
，
也
被
人
忘
記
得
快
，
不
久
便
湮
沒

無
聞
。
即
便
個
別
上
乘
之
作
，
目
前
也
無
望
超
越
《
紅
樓
夢
》

等
四
大
名
著
，
無
緣
問
鼎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
無
法
成
為
能
傳
世

的
代
表
性
文
化
產
品
。

當
然
，
公
允
而
論
，
這
些
年
來
，
文
化
建
設
成
績
還
是
喜

人
的
，
人
才
輩
出
，
作
品
豐
富
，
形
式
多
樣
，
爭
奇
鬥
艷
，
但

如
果
用
傳
世
的
高
標
準
來
衡
量
，
真
正
可
與
唐
詩
、
宋
詞
、
元
曲
、
漢
賦
相
媲
美

的
代
表
性
的
文
化
精
品
還
太
少
，
不
成
規
模
。
因
而
，
每
一
個
有
志
文
化
人
，
都

應
告
別
浮
躁
、
淺
薄
、
急
功
近
利
，
樹
立
強
烈
的
精
品
意
識
、
傳
世
意
識
，
立
志

讓
自
己
的
作
品
躋
身
傳
世
作
品
行
列
，
與
李
白
、
杜
甫
、
王
羲
之
、
曹
雪
芹
為
伍

，
當
然
這
很
難
，
需
要
天
賦
、
機
遇
，
苦
心
孤
詣
，
殫
精
竭
慮
，
或
許
終
其
一
生

也
無
法
達
到
目
標
，
但
如
果
想
都
不
敢
想
，
那
就
連
一
點
可
能
也
沒
有
了
。

古
人
曰
：
﹁取
乎
其
上
，
得
乎
其
中
；
取
乎
其
中
，
得
乎
其
下
；
取
乎
其
下

，
則
無
所
得
。
﹂
文
化
人
樹
立
傳
世
意
識
，
不
一
定
就
會
心
想
事
成
，
青
史
留
名

，
但
一
定
可
以
讓
我
們
站
得
很
高
，
想
得
很
深
，
走
得
很
遠
。

靠寫文章致富的神話是這幾
年才發生的事。困頓交加的英國
作家羅琳靠《哈利．波特》身家
過億： 「天下霸唱」靠寫盜夢小
說《鬼吹燈》年入四五百萬；上
個世紀九十年代初一位給期刊寫

紀實文學的寫手月入四五萬……這些靠碼字致富的活
生生事例，已成為文學愛好者們心中暗流湧動的掘金
勵志故事。

但更多的人仍然沉寂於茫茫的文字海洋之中。靠
碼字為生，其實是比民工還辛苦。曾在一些文友網上
看到有些撰稿人曬自己一月幾千元的稿酬，但事實上
與他們的付出根本不成比例。

靠賣小文章致不了富，也少有可能成為 「大家」
。當下內地報刊通行的稿酬標準是千字五六十元，東
部沿海發達地區稍高些，也不過一二百元。就是這點
「蠅頭小利」，仍有 「千軍萬馬」在爭搶。不少知交

的編輯告訴我，他們版面上公布的投稿郵箱，每天可
以收到成百上千篇投稿。一個小小碼字匠，如果文不
驚人，不投編輯所喜好，要想被採用，艱難之極。

前幾天看了一位作家的言論，認為中國社會的市
場化已經不斷進入文化領域，不僅純文學日漸式微，
而且連報刊上的副刊類文章也在蕭條，報刊非常清楚
「成本控制」，做副刊的版面如果用來做商業專刊，

效益要可觀得多。他斷言，在未來十年，副刊類文章
將不斷萎縮，同質化撰稿的生存空間將被壓縮，自由
撰稿人的隊伍會越來越小。這也就是說，許多人想靠
碼字為生，將是一條險途，除非你有自己的 「金鋼鑽
」，真有好文筆，真有好故事，還真有好運氣。

「大象無形，大音希聲」。智者往往能從平常之
物中看出 「門道」。有言論認為，多年前副刊（隨筆
、雜文、時評）類版面的繁榮，帶動了一大批自由撰
稿人，雖然他們是為 「稻粱謀」的凡人，但不可低估
的是，這些自由撰稿人並不是游離於社會之外的方外

人士，有不少是保持着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為真理和正義而仗義直
言的文人。他們像當年魯迅一樣，以小文為匕首，直指社會之沉疴，
推動社會文明之進步。

一旦副刊類版面蕭條，稿酬日趨微薄以致不能維生，必然會影響
這個群體的數量和力量。

青年學者嚴曉星認為，民國時期中國作家的稿費非常高，往往一
篇幾千字的文章所得稿費便可以維持一個人兩個月的簡單生活。或者
一篇幾千字的文章相當於中等收入者一月的工資，若以米與肉為衡量
，可買的也頗可觀。他認為，民國時期的高稿酬，是出現硬錚錚鐵骨
文人的原因之一。魯迅其實就是一位自由撰稿人，他可以用筆批判政
府與社會不良現象，從不擔心飯碗問題。胡適對政府一些做法也時有
批評，始終堅守自由主義立場，憑良心發言。試想，如果那個時候作
文沒有較高的稿酬，生計都無着落，不知又將是怎樣一種狀況？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國差不多取消了稿酬，出一本書，少則幾
十元，多則幾千元。當時認為，如果知識分子寫文章稿酬過高，就不
利於改造。這個邏輯與民國時期的稿酬，雖一反一正，但其理相通。

稿酬雖然不能直接地刺激作品的質量。但是，我們都承認，稿酬
肯定能推動作家的創作動力。這種動力肯定還會帶出許多有價值的東
西：譬如獨立思想，對尊嚴的維護。

北京中南海紫光閣現在是中國領導人接見外賓的重
要場所。但在明、清兩朝，紫光閣均與 「武」結緣。

紫光閣位於中海西側，始建於明代正德年間，初為
明武帝朱厚照跑馬箭射之地，名曰平台。

到了清朝，紫光閣做為皇帝殿試武進士和檢閱侍衛
大臣較射之所。從康熙二十九年（西元一六九○年）後

，每年十月十八日左右，皇帝在紫光閣前考試武進士馬步箭、弓、刀、石科
目。並由皇帝欽定一甲三人，二甲五人，三甲前列十人的人選。入選者，擇
其優秀充當御前侍衛。

清高宗乾隆時期，西征南討，國運達到巔峰。乾隆自詡的 「十全武功」
便與紫光閣有着密切的關係。所謂 「十全武功」，即是兩次平定準噶爾、一
次平定回部、兩次征服大小金川、一次鎮壓台灣林爽文起義、一次征伐緬甸
、一次征伐安南以及廓爾喀兩次受降等。

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疆域，就奠定於乾隆時期。
在乾隆的 「十全武功」中，尤其是平定準噶爾和平定回部之亂，是乾隆

皇帝最為重視的。為了宣揚他的西征武功，表彰成功諸將士，乾隆於二十五
年（一七六○年）命重新修葺紫光閣，並於翌年舉行了落成典禮。

乾隆對修葺紫光閣十分重視，對紫光閣的陳設布置作了精心的安排。他
把平準平回諸戰役繪成戰圖多幅於閣中。更把這次戰役中有功之臣一百人畫
像圖形，陳列於閣中，並親自為其中勳績顯著者五十人撰寫贊文。乾隆在御
製五十功臣像贊序文中說： 「茲者事定功成，寫諸功臣像於紫光閣，朕親御
丹鉛，各繫以贊。不過譽，不尚藻，惟就諸臣實事錄之。」他還在一首御製
詩中寫道： 「閣就勝朝址，圖示昭代勳。格慚虞帝羽，數過漢時雲。」認為
紫光閣圖功臣像是勝過漢代雲台廿八將，唐代凌煙閣二十四人的盛舉。

乾隆還命令把西征將士的得勝靈纛收藏於紫光閣樓上，如兆惠、富德等
所用纛幅均有名書其上。還把俘獲的軍器也藏於紫光閣樓上，大多是甲胄、
鞍轡、弓箭撒袋之類，軍器上書有所獲者姓名，以誌永久。

「紫光佳話從今紀，豐澤恩筵合此移。」按清朝典制，每年新正皇帝例
行賜外藩和蒙古王公宴。過去多在南海豐澤園，從乾隆二十六年以後，就移
往紫光閣，直到清末。

乾隆四十一年（西元一七七六年），乾隆又把紫光閣抱廈拓寬，陳列了
平定金川的戰圖，並依平西之例，再圖形一百功臣像於紫光閣。以後，舉凡
乾隆 「十全武功」各役，多有繪戰圖和功臣像之舉，都收藏在紫光閣中。所
以乾隆的 「十全武功」是始終與紫光閣密切相連的。

紫光閣中收藏的文物在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時，遭受了浩劫，損失殆盡。
到民國時期，紫光閣建築殘破不堪，在一九三八年六月還曾被雷擊毀一角。

建國後，在周恩來總理指示下，重修紫光閣做為中國政府領導人接見外
賓的場所。

白
居
易
是
貨
真
價
實
的
官
二
代
，
祖
父
曾
任
縣
令
、
殿
中

侍
御
史
、
鞏
縣
令
，
父
親
也
曾
做
過
彭
城
縣
令
、
徐
州
別
駕
、

襄
州
別
駕
，
而
白
居
易
自
己
也
是
﹁國
家
幹
部
﹂
，
並
且
文
筆

相
當
的
好
：
大
詩
人
顧
況
讀
了
他
的
﹁離
離
原
上
草
﹂
後
，
不

禁
﹁拍
案
驚
奇
﹂
：
﹁白
公
子
有
這
樣
的
才
情
，
寫
出
如
此
的

詩
句
，
久
居
長
安
又
有
何
難
？
﹂
白
居
易
有
才
的
確
不
假
，
可

顧
況
也
低
估
了
京
城
的
物
價
和
房
價
。
仕
途
順
利
的
白
居
易
在

京
城
長
安
其
實
一
直
買
不
起
房
，
到
處
﹁打
游
擊
﹂
租
房
子
住
。

唐
德
宗
貞
元
十
九
年
（
八
○
三
）
，
白
居
易
三
十
二
歲
，
開
始
參
加
工
作
。

最
初
是
在
秘
書
省
做
校
書
郎
，
這
是
一
個
從
九
品
的
小
官
，
工
資
是
﹁俸
錢
萬
六

千
，
﹂
看
起
來
不
少
，
可
是
在
京
城
開
銷
也
大
：
白
居
易
和
母
親
在
長
安
租
了
一

個
有
四
五
個
房
間
的
大
套
，
每
月
房
租
自
然
不
少
，
此
外
家
裡
還
有
﹁一
馬
二
僕

夫
﹂
，
管
吃
管
住
也
是
一
筆
不
小
的
開
銷
。
而
白
居
易
此
時
還
是
單
身
大
齡
青
年

，
所
以
雖
然
﹁月
給
亦
有
餘
﹂
，
也
得
攢
錢
為
以
後
買
房
結
婚
做
準
備
。

唐
憲
宗
元
和
元
年
（
八
○
六
）
，
白
居
易
校
書
郎
任
職
到
期
，
﹁下
放
﹂
到

長
安
下
屬
的
周
至
縣
做
了
一
年
縣
尉
，
第
二
年
又
調
回
京
城
，
做
了
翰
林
學
士
。

這
次
回
長
安
，
白
居
易
仍
然
是
租
房
而
居
，
只
不
過
是
在
市
中
心
不
遠
的
新
昌
裡

租
了
一
間
更
大
的
房
子
。

元
和
三
年
（
八
○
八
）
，
三
十
七
歲
的
大
齡
青
年
白
居
易
終
於
﹁而
立
﹂
了

，
與
楊
汝
士
的
妹
妹
成
了
家
，
卻
也
沒
有
婚
房
。
第
二
年
白
居
易
官
至
門
下
省
左

拾
遺
，
從
八
品
上
。
但
是
官
俸
並
不
高
，
還
要
負
擔
妻
子
、
老
母
一
大
家
子
，
有

些
吃
緊
。
所
以
還
是
在
京
城
租
房
子
住
。

元
和
六
年
（
八
一
一
）
，
白
居
易
母
親
因
神
經
失
常
自
殺
，
白
居
易
按
制
辭

官
回
家
守
孝
。
四
年
後
，
白
居
易
復
出
，
授
太
子
左
贊
善
大
夫
，
官
五
品
。
回
到

闊
別
四
年
的
長
安
，
也
許
當
時
也
是
房
價
居
高
不
下
，
此
時
官
五
品
的
白
居
易
連

市
中
心
黃
金
地
段
的
房
子
也
租
不
上
，
只
好
租
了
距
離
皇
城
較
遠
一
個
地
方
，
每

天
上
下
班
很
是
不
便
。

一
直
到
元
和
十
二
年
（
八
一
七
）
，
白
居
易
親
自
設
計
，
親
自
參
與
施
工
，

才
擁
有
了
自
己
的
第
一
處
房
產
（
而
且
還
是
在
二
線
城
市
郊
區
）
：
廬
山
草
堂
。

這
一
年
，
白
居
易
已
經
五
十
多
歲
了
。

去菜市場買菜，我一眼
就看中了那個南瓜。彼時，
它靜靜地躺在一堆青翠的菠
菜旁，清晨的陽光照下來，
南瓜散發橙紅的光芒，令人
感到分外溫暖。不由分說，

我買下了那隻圓滾滾、胖乎乎的南瓜。
一到家，我就將南瓜放在書桌上，讓它與

眾多的書籍作伴。正是寒冬，紅通通的南瓜恍
若一隻紅燈籠，看一眼就人感到心裡暖洋洋的
。客人見了，笑道： 「人家桌子上放花放草，
你倒好，竟然放了一隻南瓜」。 「我喜歡呀，
你看南瓜多漂亮。」我由衷說道。

其實客人說得對，作為案頭清供，別人喜
歡的多是名貴的花花草草；可我呢，喜歡的卻
是家常的蔬菜水果。在南瓜之前，我的書桌上
一直放着一隻大辣椒。那隻辣椒的顏色分外別

致，既不是常見的綠色，亦不是普通的紅色，
而是難得一見的檸檬黃；那種黃，溫潤而朦朧
。靜靜的夜裡，當我的目光偶爾落在檸檬黃的
辣椒上，我就有一種錯覺，似乎一彎淡黃的明
月就落在我的書桌上……

除了蔬菜，我也會在我的桌上放些水果，
最常放的是菠蘿。看起來，菠蘿像一個壞脾氣
的怪獸，全身長滿了疙瘩與尖刺，但它的香味
卻特別誘人，清新、甜蜜而持久。每一次，新
買了菠蘿後，我都會將菠蘿抱在懷裡，低下頭
深嗅幾口，讓一顆心在菠蘿美妙的香味裡陶醉
。面對菠蘿，我總會想起一句歌詞： 「我很醜
，可是我很溫柔。」實際上，菠蘿很像那些其
貌不揚但才華出眾一往情深的普通男女；找愛
人，他們堪作首選。

說到水果，橙子也是我的桌上常客。一隻
隻飽滿的橙子，就像一輪輪渾圓的太陽，在桌

子上默默地散發着光芒，讓人感到塵世的溫暖
。至於櫻桃，更是我的桌上嘉賓。新洗好的櫻
桃掛着水珠，裝在白瓷盤裡嬌艷欲滴，看一眼
，就讓人心醉神迷——世間還有如此動人的水
果，美得就像我們的青春！可惜的是， 「世間
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美得像青春
般的櫻桃，生命同樣短暫如青春——在桌上放
上一天半日，那水靈靈的櫻桃便慢慢地蔫了，
只好一顆顆地吃進肚裡；然後，桌上又換了新
的果蔬……

一天又一天，我的桌子上 「姹紫嫣紅開遍
」。閒暇時分，面對案頭的果蔬清供，我只感
到自己的一顆心，從俗世的重負中解脫出來，
感到分外輕鬆與安寧。是啊，流轉的光陰中，
正是這些靈動而漂亮的果蔬清供，讓我看到了
艱辛生活中美麗而可愛的一面。——我的生活
，隨之也變得美好起來。

近日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
寄來一箱書，打開一看，是全
套的《外交官帶你看世界》叢
書，共四十本。我和老伴因擔
任了《無窮花之邦——韓國》
的寫作，出版社作為禮物送來

。這是一套旅遊叢書，每個國家一本，從封面到內容
，圖文並茂，色彩紛呈，獨具特點。

先看書名，五光十色，令人耳目一新。僅舉幾例
，《印度洋明珠——斯里蘭卡》《彩虹之國——南非
》《熱力桑巴——巴西》《幻想大陸——美國》《文
化盛宴——法國》《伏爾加風韻——俄羅斯》。書的
封面設計更是色彩斑斕，《埃及》封面矗立着雄偉的
金字塔，《韓國》封面是優雅的翩翩扇舞，《日本》
封面是白雪皚皚的富士山，《阿根廷》封面是激情洋
溢的桑巴，《荷蘭》封面則是綻放的紅色鬱金香。幾
十本書排列在一起，彷彿是一幅姹紫嫣紅的圖畫。

這套書的作者群，是由幾十位資深的外交官組成
的，很多人曾擔任過中國駐外大使，他們對所介紹的
國家有深入的了解，更難得的是，駐在國很多地方他
們都親自去過，兩國關係中的很多歷史事件他們都親

身經歷過，有切身的體驗和真實的感受。一年多前，
他們接受了出版社的邀請，承擔了叢書的寫作。雖然
他們中大部分人已經退休，不少人已進入花甲之年，
有的人身體還不是很好，但為促進中國旅遊事業的發
展，增進與各國人民之間的交流和了解，仍然毅然拿
起筆投入寫作，經過艱辛的努力，終結出纍纍碩果。

《俄羅斯》一書的寫作由李景賢大使和夫人王佩
蒂分擔，他們從蘇聯時期就在俄羅斯工作，對該國的
情況有詳盡的了解，對中俄關係的演變有親身的經歷
。本來以此寫這本書綽綽有餘，但他們考慮到離開俄
羅斯已十幾年，有些新的情況缺乏深入了解，於是他
們又邀請了剛剛從中國駐俄使館調回的外交部歐亞司
參贊、四十歲的年輕人朴揚帆參加了寫作。經過三人
的共同努力，這本書寫得十分精彩，不僅詳細介紹了
俄羅斯的人文、地理、風光，而且對俄羅斯國名的由
來、國歌的變遷、克里姆林宮的輝煌以至俄羅斯國宴
的餐食等都做了詳盡而有趣的介紹。也許是因為李景
賢大使長期在俄羅斯工作，由他執筆的章節，詳細介
紹了張聞天出任駐蘇大使的經過、毛澤東主席訪蘇的
細節、中蘇關係惡化與改善的過程、鄧小平在北京會
見戈爾巴喬夫等鮮為外界所知的內容，也作了細緻深

入、精彩紛呈的描述，引人入勝。
《美國》一書的作者是曾在中國駐外使館任職多

年、後來並長期擔任聯合國秘書處高官的萬經章，他
在美國工作生活多年，喜歡旅遊和攝影，在繁忙工作
之餘，遍訪了美國各地，書中介紹的內容甚為豐富，
除湖光山色外，還挖掘了景點的人文特色，詳細介紹
了設在紐約的聯合國總部，並在全書中穿插了個人的
體會和感悟，讓人讀起來感到分外親切。外交部前部
長李肇星為該書作序中稱讚它寫得細膩， 「精確點評
哈佛大學校舍的簡樸，為哈佛的聲譽增色不少。」
「專門提出聯合國辦公室比國內許多建築 『簡陋寒酸

』，然不影響它的大氣和實用。」書中介紹了梁思成
是聯合國大廈五大設計師之一、董必武曾於一九四五
年作為中共代表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還提到曾
監禁過中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的 「惡魔島」等細節，
內容之詳盡可見一斑。

參加寫作的不僅是資深的大使，也有年輕外交官
，除上面提到的朴揚帆之外，《日本》一書就是由現
在外交部領事司任職的許育紅所著。許育紅雖曾在中
國駐日本大使館工作過，但畢竟不是研究日本問題的
專家，她承擔寫作《日本》一書，最初我們不免有所
擔心。然而善於蒐集資料、長於寫作的她，從一開始
就充滿信心，在繁忙的工作之餘，經過半年多的不懈
努力，終於完成一部內容翔實的著作。她在前言中說
， 「我喜歡日本的如畫風景，佩服日本人民的敬業精
神，難忘富士山腳下多姿的櫻花。在此我將帶你神遊
這個混合着各種迷人氣質的國度。」在她的筆下，一
個傳統與現代、古板與瘋狂、熟悉與陌生交織的日本
出現在我們面前。中國前駐日本大使楊振亞在《我的
幾句話》中稱讚許育紅 「勤奮好學，善於觀察思考，
積極探索進取」，說《日本》一書是 「她多年對日本
認識不斷積累的成果。」

這裡所介紹的，掛一漏萬，很多國別叢書，也都
寫得十分精彩。閱讀這套叢書，你會了解到世界各國
的歷史和景點，看到各國如詩如畫的圖片，感到世界
是如此多彩多姿。如果你已經去過一些國家，那麼通
過這套叢書，你會增加對這些國家的了解，如果你還
沒有出國旅遊過或者沒有去過其中的一些國家，那麼
我相信閱讀後你會產生一種強烈的衝動，希望早一天
走出去，看一看身外的大千世界。

《
中
國
青
年
報
》
近
日
刊
登
了
九
十
後
的
十
條
座
右
銘
。
九
十
後
是
指
一

九
九
○
年
至
一
九
九
九
年
出
生
的
青
少
年
，
最
大
的
二
十
二
歲
，
最
小
的
只
有

十
二
歲
。
他
們
中
的
絕
大
多
數
，
都
還
生
活
在
校
園
裡
。
可
謂
初
生
牛
犢
，
乳

臭
未
乾
。
可
看
他
們
的
這
些
座
右
銘
，
卻
似
乎
個
個
都
久
經
沙
場
，
成
竹

在
胸
。其

一
，
﹁先
相
信
你
自
己
，
然
後
別
人
才
會
相
信
你
。
﹂
溫
室
裡
不
缺
陽

光
，
不
缺
水
分
，
不
缺
肥
料
，
所
以
九
十
後
們
沒
有
經
過
青
澀
，
就
直
接
進
入

了
成
熟
。
他
們
敢
愛
敢
恨
，
不
左
右
逢
源
，
不
瞻
前
顧
後
，
自
己
看
準
的
路
，

就
一
定
要
走
。
這
是
一
種
態
度
，
也
是
一
種
進
步
。

其
二
，
﹁做
人
，
脾
氣
不
能
比
本
事
大
。
﹂
如
今
的
年
輕
人
，
大
多
有
脾

氣
。
有
脾
氣
並
不
可
怕
，
但
不
能
沒
有
本
事
。
如
果
脾
氣
大

過
本
事
，
到
哪
兒
都
不
受
歡
迎
。
可
喜
的
是
，
他
們
中
的
很

多
人
，
已
經
懂
得
了
這
個
道
理
，
先
長
本
事
，
後
長
脾
氣
。

其
三
，
﹁得
之
坦
然
，
失
之
淡
然
，
爭
其
必
然
，
順
其

自
然
。
﹂
不
僅
是
九
十
後
，
就
連
八
十
後
、
七
十
後
甚
至
六

十
後
，
都
需
要
這
樣
一
份
淡
定
。
記
住
該
記
住
的
，
忘
記
該

忘
記
的
，
改
變
能
改
變
的
，
接
受
不
能
改
變
的
。
順
其
自
然

，
才
能
在
進
退
得
失
中
保
持
從
容
。

其
四
，
﹁天
空
不
曾
留
下
鳥
的
痕
跡
，
但
我
已
經
飛
過

。
﹂
這
是
印
度
詩
人
泰
戈
爾
的
著
名
詩
句
，
它
的
原
意
是
做

事
重
在
過
程
，
不
在
結
果
。
在
網
絡
上
，
我
看
到
兩
個
大
學

生
以
此
為
題
寫
的
文
章
。
一
個
說
：
﹁只
要
奮
鬥
，
生
命
就

會
精
彩
。
﹂
一
個
說
：
﹁世
界
上
最
困
難
的
就
是
快
樂
。
﹂

其
五
，
﹁你
可
以
不
成
功
，
但
是

不
能
不
成
長
。
﹂
成
長
是
一
種
爆
發
，

也
是
一
種
探
索
。
生
長
需
要
空
間
，
也

需
要
時
間
。
生
長
的
最
佳
方
式
，
就
是

想
說
就
說
，
想
做
就
做
，
迎
接
挑
戰
，

不
假
思
索
。
給
我
陽
光
，
我
就
燦
爛
，

讓
我
開
花
，
我
就
結
果
。

其
六
，
﹁每
天
都
是
現
場
直
播
，
人
生
沒
有
綵
排
。
﹂

沒
有
人
見
過
兩
片
相
同
的
樹
葉
，
沒
有
人
能
夠
踏
進
同
一
條

河
流
。
﹁現
場
直
播
﹂
的
特
點
，
是
很
多
觀
眾
都
看
着
，
也

都
記
着
，
看
着
你
的
對
，
也
記
着
你
的
錯
。
要
想
不
出
醜
，

就
得
少
犯
錯
。

其
七
，
﹁書
山
在
前
推
不
倒
，
學
海
在
後
躲
不
掉
。
﹂

不
要
說
﹁書
是
人
類
進
步
的
階
梯
﹂
，
不
要
說
﹁書
是
百
科

知
識
的
寶
庫
﹂
，
書
就
是
一
座
山
，
不
管
你
是
愚
公
還
是
智

叟
，
都
得
想
辦
法
把
它
搬
走
。
因
為
它
不
僅
制
約
着
你
的
興

趣
和
理
想
，
而
且
決
定
着
你
的
命
運
和
前
途
。

其
八
，
﹁沒
有
神
一
般
的
對
手
，
只
有
豬
一
般
的
隊
友

。
﹂
看
青
少
年
踢
球
，
總
是
亂
成
一
鍋
粥
。
不
是
怨
對
手
，

就
是
怪
隊
友
。
蔑
視
對
手
，
是
一
件
好
事
。
但
輸
球
之
後
，

也
不
能
責
怪
隊
友
。
要
不
誰
也
無
法
提
高
。

其
九
，
﹁我
就
是
仙
人
掌
，
插
哪
活
哪
。
﹂
你
說
大
學
，
咱
上
過
；
你
說

外
語
，
咱
學
過
；
你
說
計
算
機
，
咱
練
過
；
你
說
汽
車
，
咱
開
過
；
你
說
大
城

市
，
咱
去
過
。
山
高
一
點
，
咱
敢
爬
；
水
少
一
點
，
咱
省
着
喝
。
可
以
像
雄
鷹

一
樣
展
翅
，
也
可
以
像
螞
蟻
一
樣
過
活
。

其
十
，
﹁無
須
怕
未
來
，
因
為
還
未
來
。
﹂
張
雨
生
有
一
首
歌
，
叫
﹁我

的
未
來
不
是
夢
﹂
。
為
什
麼
﹁不
是
夢
﹂
？
是
因
為
﹁認
真
的
過
每
一
分
鐘
﹂

。
其
實
，
我
們
每
個
人
的
心
，
都
在
﹁跟
着
希
望
跳
動
﹂
。
當
然
，
九
十
後
是

幸
運
的
，
美
好
的
時
代
，
給
他
們
帶
來
了
美
好
的
未
來
。

傳世意識 齊 人居
京
城
大
不
易

許
莉
莉

稿
酬

流

沙

世界如此多彩 延 靜

——《外交官帶你看世界》叢書

果
蔬
清
供

葦

笛

紫光閣與乾隆的「十全武功」
許 揚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日 星期日

◀《
外
交
官
帶
你
看
世
界
》叢
書

九十後的座右銘 汪金友


